
小辫子护士
□残荷有藕

“小辫子”是我的邻床阿德给护士小张起的
绰号。穿上护士服的小张，正面看与别的护士
没什么两样，但转过身后，在蓝色的船形护士帽
下，两条“八”字形细细的小辫子，显得分外醒
目，还透着一点调皮，让人忍俊不禁。几次接触
小张，我觉得她的性格和后脑上的小辫子一样
活泼、好动，颇具亲和力。长时间躺在住院病床
上，整日看那些满脸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护士
进出病房，让本就郁闷的心情更添压抑，小辫子
护士的出现，不由地令人平添一丝暖意。

那天“小辫子”端着装有针筒、玻璃管的盘
子来抽我的血。一旁的阿德“丝丝”吸着气，向
我做鬼脸。我不解其意，仰头看看“小辫子”，见
她似乎正有条不紊做着抽血的准备：先在我胳
膊上绑紧橡胶管，再嘱我捏紧拳头，小臂上隐约
有青筋绽起，她用食指仔细地探摸着静脉血管，
寻找最佳的进针点。我有点不放心，特意提醒
她：“我的静脉血管很难找的，都藏在肉里，加上
老病号住院多了，静脉弹性不好，很难扎针
……”“没事的，有我呢！”“小辫子”眉一扬，眸一
亮，十分自信地安慰我。针尖刺入皮肤后，眼看
明明刺中了血管，可几次抽吸针筒就是不见
红。“小辫子”将针头深深刺入，还是没血，又换
了几个方向，仍旧不成功。针头在皮肤下划来
划去，疼得我龇牙咧嘴，干脆扭过头任她摆布。
对面的阿德不怀好意学着“小辫子”的口气故意
说：“没事的，有我呢！一针不行，多扎两针不就
行了？！”“小辫子”拔出针头，换上一枚新的，换
了手，连刺两针，都抽不出血，急得她红了脸，口
罩都遮不住，一着急，把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带了
出来：“咋介怨啦!”一跺脚，夸张地甩着两只手，
冲出病房。不一会，“小辫子”领着护士长进来，
护士长经验老到，一针见血，几秒钟就抽出满满
一管温热的鲜血。

事后我听阿德说，小辫子护士刚从医学院
毕业，还是个实习护士，她进医院的时间只比我
住院早了半个月，难怪她打针技术不精。不过，
等一个月后我做完第二次手术从监护病房又回
到普通病房，“小辫子”的打针技术有了飞跃进
步。那时，病区新来一批实习护士，打一次吊针
扎三四次是经常的事。为少受皮肉之苦，每天
打吊针我都特意点“小辫子”的名，“小辫子”也
欣然应允，说是我付了“学费”，当然得享受最好
的服务。

阿德是个18岁的高中生，放暑假时在他表
哥开的机械厂勤工俭学，工作时不慎被铁铸的
模子压断了右小腿，医生花了大半夜的功夫才
接好他的断肢。但由于受伤创面过大，消炎十
分困难，有段时间他经常高烧不退。一次烧到
39.5℃，人变得稀里糊涂，打了消炎退烧针仍不
见好转，急得陪在一旁的阿德妈直抹眼泪。那
天刚好轮到“小辫子”值班，她跑进跑出来得更
勤了，一会儿量体温，一会儿问病情，一会儿转
述医嘱，最后索性端来一只装满了酒精棉球的
腰盆，命令道：“小帅哥，来，把衣服脱掉！没事
的，别发愁，有我呢！”说罢就戴上消毒手套，捋
起阿德袖子，使劲擦拭他滚烫的手臂、上身。中
午擦过一遍，傍晚又擦了一遍。我在一旁逗阿
德：“这么漂亮的小姐姐给你擦身体，好羡慕
哦！”“小辫子”也毫不谦虚地附和道：“是啊是
啊，我生下来后还从没给别人擦过身体呢，他不
感动才怪呢!”阿德紧锁了大半天的眉头终于有
了一丝笑颜。

我出院的那天早上，“小辫子”上早班。下
班后她特意跑来看我，脱掉护士服的“小辫子”
就像是邻家小妹妹，圆圆的娃娃脸白白净净，圆
圆的大眼睛又黑又亮。她叮嘱我好好养病，不
要着急，多多吃东西，增强免疫力，努力锻炼，争
取早日康复。我说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话，有你
这样热心周到的好护士，是我们病人的福气，病
痛也减轻了不少。让我记忆更深刻的，还是“小
辫子”那句整天挂在嘴边的话：“没事的，有我
呢！”

温暖的等候
□陈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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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越来越发展，出门办事、
上班，坐地铁、公交的人也越来越多。多年
来我一直是公交出行，从家到车站不用5分
钟，而且车次、路线多，换乘方便，尤其是一
小时内免费换乘，更是得到了不少实惠。

我喜欢坐着公交车欣赏沿途日新月异
的变化，也喜欢坐在公交上，看着马路上车
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坐公交的时间长了，遇
到感人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我乘坐最多的公交线路是18路和15
路，从东湖花园东坐上18路，到园丁街下
车，往北穿过百丈路，然后往东走二十米左
右，来到百丈东路桑田路口站，转乘15路。
在过马路时，眼睛往往是望着汽车来的方
向，发现有车即将靠站，就会连忙跑起来。
时间一长，我发现了两个规律：一是驾驶员
看到前后几米内（一般五六米）有人在奔跑
赶车，一般都会等你；再是看到前面正红灯
时，在不影响后面车辆停靠情况下，等旅客
上完车后，驾驶员往往会开着前门多停三四
秒。别小看只有短短几秒钟，在早上这个宝
贵的时间段，总会让那么一两个乘客能如愿
以偿。我也好几次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赶
上，当踏进车门的一刹那，虽然只是一句简
单的“谢谢”，表达对驾驶员的感激之情，但
这一整天都会有个好心情。而驾驶员也不
是没有原则的，如果车子已经启动离站，这
时你赶到就不会再停下了，司机会友好地向

你摆摆手示意，这时你虽然没能赶上，但心
里绝对不会有那种怨气。

“滴……滴……”那天我乘坐的18路，到
桑田路兴宁路口站停靠时，忽然听到汽车喇
叭声。我吃惊地抬起头，怎么了？如今的公
交车在马路上是很少按喇叭的。过一会儿又
按了一声。这时我扭头看向车窗外，才发现
车站里站着一位大姐，正聚精会神低头看手
机，旁边还放着一辆满载货物的手拉车，根本
没有觉察到汽车已经靠站。听到第二声喇叭
才抬头发现有车停着，于是连忙上车，嘴上连
声说着：“谢谢，谢谢！”车厢内的乘客也纷纷
发出“这位驾驶员真好！”的赞叹声。

除了上面这一等一按外，还有驾驶员的
一句话也非常暖人。这也发生在18路的公
交车上。那天我还未上车，前面的一位大
爷，上车时双手拉着旁边扶手，步态缓慢，只
听驾驶员说：“老师傅，你坐好，等会儿到车
站要下车时，你一定要等车停稳后再站起
来，不要心急，慢一点，我会等你的。”“好好，
谢谢你！”驾驶员的这一句话不但让这位大
爷吃了定心丸，安了心，也瞬间让整个车厢
暖暖的。

在公交驾驶员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没有
轰轰烈烈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数十年的默
默无闻与任劳任怨，而这默默的一等、轻轻
的一按、亲切的一句话，却足以折射人性的
光辉，让爱温暖了八方乘客。


